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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2日，枣庄市人文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促进会秘书长
张运祥、市中区原文化局局长刘健全、枣西公安分局原副局长张凤岭、
枣庄晚报记者孙明春等，我们一行六人赴税郭镇纪官庄村，采访了八十
三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纪官庄惨案”情况。纪官庄村原党支部书记纪
成武、村负责人纪成营、枣庄市宏帝古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纪启
涛等接待了我们。

纪官庄村在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的西南部，现与相邻的潘官庄村
合为一个行政村。抗日战争初期，在这里由侵华日军制造了一起骇人
听闻震惊鲁南的“纪官庄惨案”。至今该村的一些老年村民，特别是惨
案的亲历者，每当提及此事，还不免心惊肉跳，悲伤不已。

鬼子遇袭

1938年3月19日（农历二月十八日），日本侵略军驻扎在郭里集据
点的一支巡逻队，约有二十多人，在外出巡逻路经碌水桥村西时，突然
遭到不明身份的抗日武装人员的伏击，鬼子立即就地抵挡还击，一阵激
烈枪战之后，两个鬼子被当场打死，一个鬼子受了重伤。伏击人员埋伏
在村西野外，借助熟悉的地形、沟壑、丛木和村庄，一会工夫就不见了踪
影。受重伤的鬼子被抬回郭里集据点，当走到余粮店村时，这个鬼子就
一命呜呼了。

这次伏击是我鲁南抗日游击队所为，当时共有六人，他们是：指导
员郑广岱、副大队长李文申（苍山县鲁城乡楼子村人）、班长王文忠、纪
官庄中共地下党员纪允凯和他发展的两名游击队员任思城、陈二金。
他们共有三支枪，其中一支枪托断裂，用布条捆扎，还可以射击。这次
伏击，我游击队无一人伤亡，却致三个鬼子毙命，应该是一次成功的伏
击。

日军巡逻队遭到伏击后，却不知是何人所为。第二天早上，从枣庄
日军大本营调来了二十多名鬼子，到郭里集据点增援。郭里集据点共
有四十多名鬼子，出动了二十多名，组成了一支四十余人的小分队，再
次从碌水桥村沿往黄楼村进行追查，鬼子在黄楼村追查时，有人告密
说：昨天有五六个人从这里经过，还有带枪支的，只认识其中一个人姓

纪，这个人是纪官庄村的。日军小分队得此消息后；遂将日军分成两支
队伍，每队约二十多个人，分别向纪官庄村西方向和村西南方向包抄过
去。于是一场报复性的杀戮正向不知不觉的纪官庄老百姓悄悄袭来。

惨案喋血

村民们听说日本鬼子荷枪实弹向纪官庄开来，惊慌不已，年轻力壮
的都拖儿带女地跑啦，年老体弱跑不动的就遭殃了。鬼子进村后像红
了眼的疯狗，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见房屋就放火。

村民纪成营的三曾祖父因为年龄大跑得慢，被赶上来的鬼子抓住
了，鬼子把老人的上衣扒光，用刺刀大划膛，现场惨不忍睹。村民纪允
铎还牵着一头毛驴，被鬼子开枪打死在村南头土地庙旁柿树底下，他自
家喂的一条狗却一直守护在主人尸体旁边。几天后，其他遇难村民的
尸体都被狗吃得残缺不全，只有纪允铎得以全尸。纪允铎的三弟纪允
巨被鬼子开枪打倒在村西南的长汪边上，当时未打中要害，人还没死，
鬼子上前就用刺刀穿其喉，之后又挥刀开膛破肚。

北龙头村的徐培忠在枣庄大洼街开中药店，这天恰巧来纪官庄看
望姐姐（其姐姐系纪学华的奶奶），鬼子进家后，他姐弟俩情急之下钻到
了床底下躲藏，鬼子一阵乱窜没发现人，就放火烧了房子，可怜姐弟俩
就被活活地烧死在床底下。村民纪玉章的奶奶孙氏被鬼子打死在屋
内，又放火烧了屋，后来发现时，尸体已被烧焦。纪玉延的奶奶被鬼子
赶到屋里，再放火烧屋，被活活烧死。村民纪允聪被鬼子打死在村南地
头上，纪允耿被打死在村南坟头旁。村北头纪学文的两个曾祖父逃出
村向东跑，都被鬼子开枪打死在村东地里，后来被就地掩埋了。

村民纪允巨之妻、纪允铎之妻、纪允耿之妻徐氏三人被鬼子关在纪
玉荣的两间草屋内，外边将门挂扣上，然后放火烧屋，可怜三位老人都
被活活烧死在草屋内。数天以后，逃鬼子反的人们返回村子，埋葬三位
老人尸体时，都辨认不出死者谁是谁。后来所幸从老人头上戴的银簪
的样式，三家人才得以辨认出各家老人的尸体。

纪允松一家更是凄惨，纪允松和牛角村的付四，既是表兄弟又是仁
兄弟都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他俩听说日本鬼子在纪官庄打死了很多

人，房屋都烧了，很是挂念家里，就从国民党部队里逃了出来，急忙赶到
纪官庄，纪允松还没进村，在村北就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家里纪允松的
妻子脖子被鬼子用刺刀穿透，六岁的女儿，三岁的小儿子都被杀死在家
中。付四和纪允松女儿的公爹（家是石灰窑埠）听说这事后，第二天两
人都带了铁锨想到纪官庄准备去埋这几个人的尸体。这时枣庄增援的
鬼子兵又进了纪官庄，将付四抓个正着。付四被鬼子抓住后，带到了村
前花汪边上，扒光全身衣服大开膛，死得很惨。纪允松女儿的公爹发现
还有鬼子兵，撒腿就跑，在距离纪官庄三里路的东南湖，被一鬼子兵发
现，远距离开枪射击，给打死啦。

在这场惨案中，全村共有二百八十六间房屋被烧毁，只有一间未
烧，就是村东北角麦场上的一栋场屋子，因为与村子连不起来，才未被
焚烧。全村共有三十八名无辜百姓被杀害，其中有四人被活活地开膛
破肚。仅有一位老太太没有被杀害，她是村民任文礼的老母亲。原因
是，有几个鬼子进她家院子时，她家里喂的一只大花狗拼命地扑咬，老
太太在情急之下，把大花狗携住。鬼子见状说道：“老花姑娘，大大的
好！”由于这一平常举动，侥幸地使老太太免于一死。

国军复仇

那时，在纪官庄村东两华里处的潘官庄，还驻扎着一支国民党的部
队，可是国军名义上抗日，而实际上则是不抵抗，暗中保存实力，奉行国
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也是“图存御侮”的策略。所谓

“安内”，就是以“剿共”为中心。因而共产党则选择“反蒋抗日”。所以，
日军与国军虽然近在咫尺，却无冲突，相安无事。然而，后来随着局部
抗战向全面抗战形势的转化，双方的这种选择逐渐演变为国共合作抗
日的过程。

日军在纪官庄杀人放火后，向村东北角未烧的那栋场屋集结，并在
场屋内暂时休息。这时日军站岗的哨兵，突然发现国军的一个士兵在
潘官庄村头，于是日军哨兵向他开枪射击，国军士兵当场被打死。这事
件惹怒了国军，国军早已看见日军在纪官庄杀人放火，也观察到日军的
人数并不多。于是国军开始了报复，出兵包围了纪官庄打麦场。经过

一番激烈枪战，由于日军武器精良，国军伤亡很大。但是，终因日军寡
不敌众，最后退守场屋内负隅顽抗，麦场上有几座麦草垛和秸秆堆，国
军士兵抱来秸秆麦草围上场屋，放火焚烧，火借风势，熊熊大火很快吞
噬了整个场屋。仅有一个鬼子兵冒死从大火中逃出，还被国军击毙，其
余的鬼子全部都被活活烧死在场屋内。正可谓：“善有善报，恶有恶
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些两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恶魔，最终得
到了应有的下场。这场恶战虽然使日军四十多人全军覆没，但是国军
也死伤了一百多号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惨案的当天傍晚，潘官庄有位姓朱的老汉，在南湖地里看庄稼，无
意中蹚着了国军的电话线，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线绳，拉拉还挺结
实，就割了一大段想回家打苫子作经绳用。在潘官庄驻扎的国军发现
电话不通了，以为是枣庄日军又增援过来了部队，要对国军进行报复，
掐断电话线是以防国军求援。于是国军不敢久留，就连夜拔营启程，撤
到台儿庄去啦。

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惨案的亲历者也渐渐逝去，知情者已寥
若晨星。不忘初心使命的纪官庄人，已步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为
了纪念在这场惨案中遇难的村民，他们在村子中央建有五角星纪念地
一处，成为村民追忆纪念惨案遇难者和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
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纪念地标志。

“纪官庄惨案”的前因后果

1938年3月24日（即农历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多
钟，侵华日军矶谷师团步兵第六十三联队，有步兵一千余
人，配合三十二辆坦克车，骤然向郭里集进犯。村头上的
人们远远看到前面有长长的坦克车队开道，后面跟着排
成四队的鬼子兵，尘土飞扬，声响噪杂，呼啸而来。村民
们惊慌失措，奔走相告，四处逃避。多数村民逃进了北山
里避难，一些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村民侥幸留下来看
家。日军杀人放火，抢劫财物，侮辱妇女，制造了一起惨
不忍睹的“郭里集惨案”，对枣庄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
滔天罪行。

历史上的郭里集分布在“丁”字路口周围，自然形成
三片，即南北路路东称东街，路西称西街，北端东西路路
北叫后楼，在“文革”期间后楼改名为民主村。日军开进
郭里集后，住进西街外号叫“六壶头”的任姓大地主家
里。他家房子多且房子好。三十二辆坦克车都停放在民
主村大汪北沿的打麦场上，距地主大院约有五六百米
远。日军在麦场两端安了两个哨兵站岗。

日军在同中国军队二十集团军一部发生激烈战斗，
并将其击退。有一个日军士兵在前古屯大汪崖被我游击
队击毙后，日军就像红了眼似的，开始对郭里集一带村庄
进行报复。据《枣庄市志?大事记》记载：“1938年3月24
日：日军矶谷部队在郭里集一带六个村庄内进行奸淫烧
杀，烧毁房子不计其数，杀害百姓五六百人。”

日军驻扎在郭里集，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灭顶之灾。
日军将一些老年人或因行动迟缓未来得及逃离的村民赶
出家门，押进了西街一家造酒作坊的磨房内囚禁。当时
被押进来的村民共有十三人，其中有张姓一家四口，即夫
妻俩和他们的两个男孩。鬼子见张家媳妇年轻较有姿
色，顿时起了淫荡之心，遂欣喜若狂，嘴里哇啦哇啦地叫
着“花姑娘的干活”，意欲发泄兽欲。但是该鬼子因急于
去开会，暂时未能得逞。乡亲们趁机劝张家媳妇赶快找
地方躲藏起来。在乡亲们的督催帮助下，张家媳妇急忙
跑出磨房，翻过不高的院墙迅速脱身藏匿。

当那个鬼子再回到造酒作坊时，发现年轻妇女不见
了，于是在作坊院内各屋寻找了一通，没有找到，又气急
败坏地回到磨房。鬼子端起刺刀对着一个村民发问，该

村民听不懂日语，只是摇头。鬼子兵就
大声呵斥，该村民还是摇头。鬼子兵恼
羞成怒，将刺刀猛地扎向该村民的耳门，
然后用力一拧抽回刺刀，顿时鲜血喷射，
脑浆并流，身体轰然倒地，顷刻丧命，其
惨状目不忍睹。在场的人们，有的用手
捂住眼睛，有的将脸转向一边；小男孩被
这突如其来的血腥杀戮吓得嚎啕大哭，
孩子的父亲急忙将孩子的头揽到怀里。
鬼子兵的这种杀人手段叫做“耳锲”，是一种比较狠毒残
忍的杀人手法，只有兽性十足、杀人如麻的疯狂歹徒才会
运用自如。尽管如此，鬼子兵并不肯就此罢休，又将刺刀
逼向下一个村民，还是大声喝问。该村民默不回声，怒
目以对。双方对峙僵持了片刻，杀人不眨眼的鬼子
兵将双手托着的刺刀猛然一送，刺刀深深地扎
进了村民的耳门，待日本兵用力一拧抽出刺
刀时，被刺村民应声倒地，血流如注，戛然毙
命，其凶残的杀人手法同前如出一辙。

鬼子兵像一只疯狂的吃人野狼，面对
眼前一群手无寸铁、无力抗争的老人和孩
子大开杀戒。可谓“人为刀俎，我为鱼
肉”，可怜的村民只能任人宰割。一个，两
个，三个，四个……，十位羸弱的老年村民连
同两个孩子就这样被鬼子兵施以“耳锲”残杀
致死，无一幸免。磨房内顿时死者相枕，血流成
河，其惨状目不忍睹。在此遇难的村民中，有姓张
的爷仨，还有亲兄弟俩的。据知情人士讲：侥幸逃脱的
张家媳妇因丈夫和两个孩子都被日军杀害，婆家没人啦，
也就只身回了娘家，娘家是峄城区左庄乡某村。她终身
未再改嫁，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去世，享年八十多岁。

据民主村九十一岁的王培智老人回忆说：惨案发生
时，我才八岁，当时我跟着大人逃日本反，跑到北山里老
牛口一带（今属山亭区山亭镇），那里也没有俺家的亲戚
朋友，一家人住在村头秫秸圈内，饿了向当庄好心人要两
个干煎饼充饥。我们在那里过了个把月，在农历三月底
才敢回来。回家后，有一天我跟着本村的小伙伴李凤同

（后来去了台湾）到西街造酒作坊。李凤同十岁，比我大
两岁。我
跟

他进了作
坊

的磨房，看见西墙上一个血脚印子。磨道的血都静住啦，
还足足有四指厚，两个磨盘上都是干涸的血迹。看来这
里就是发生惨案的现场。

惨案当天，鬼子在大街上横冲直闯，见人
就杀。东街有个叫王庆的青年，因为生病卧床
未能逃离，被日军拉出家门，用黑布包了头，绑
在树上开膛破肚，挖出了心肝；一位六十多岁
的老太太，日军也不放过，将其轮奸后杀害在
村头的大树下；一位王大娘见鬼子进家，急忙
退到锅屋内躲藏，被鬼子刺死在灶台旁；还有
一位老大娘也是藏在黑暗的锅屋里，鬼子进屋
后用刺刀向黑暗处乱戳，被刺中惨死。

西街壮年任振田拿了一根木棍想和鬼子拼命，刚出
大门，迎头遇见几个鬼子进家，因寡不敌众，被鬼子当场
杀死。她的妻子孙氏在九十岁时，一提起此事还泣不成

声；村民张广营、毕瞎子两位都是盲人，鬼子也未放过
他们，亦被杀死。

东街村民王茂朴的妻子，被几个鬼子追赶
欲行不轨，她抗拒逃跑，兽兵们紧追不舍。她
跑到菜园里投井身亡，鬼子追上前去，又向
井里开了几枪；东街北头一位姓赵的老大
娘，六十多岁，被丧尽天良的鬼子兽兵们
侮辱后，又扒光衣服吊死在树上，还扯开
她的裹脚带，看中国妇女的小脚。

鬼子兵挨门逐户寻找“花姑娘”。村里
未来得及逃走的妇女，自知不能幸免，有的

跳井，有的上吊，自寻短见，以保清白之身。
据民主村九十二岁的李玉坤老人回忆说：

日本人在郭里集杀人不少，我知道的有周景志的父
亲，大号叫周诺诺，是在东稍门外杀的；有王培庚得爷

爷，是在地瓜窖内被穿死的，到如今还在那里埋着；还有
任思文的二老爷任广信，李怀友的父亲，于杀猪的他娘，
宋某拔老头，马某某弟兄俩，张明海的老爷等等。

石圣惠的老母亲任氏全家逃到北山里避难，因饭食
无着，几天后，就同两个邻居相约一起回家看看，想顺便
到自家地里再拔点大麦带过去充饥。谁知鬼子还没走，
当她们来到郭里集大河北边，被河南沿站岗的鬼子哨兵
发现，三个人都被打死在麦地里。

日军盘踞郭里集期间，仅在村后“老淹头”就枪杀七

名老百姓。此处是两河交汇处，河水较深，当地俗称“老
淹头”。日军在“老淹头”河南崖井台上设了个岗哨，河对
岸是一条沿河小路，鬼子岗哨看见老百姓走路开枪就
打。据王培智老人回忆说：在“老淹头”被打死的村民光
我知道的就有：蒸馍馍的华现，有北门里卖青菜的王二的
大儿叫大欢，有王玉香的外老爷姓宋。我从北山里逃反
回来后，那天我牵着牲口跟尚均忠的爹尚炳元和他老爷
尚松喜到湖里耩地，走在庄北路上，看见那七具被打死的
村民尸体还在那里躺着，第二天俺爷四个耩地回来，再看
那尸体就让狗撕的不成样子啦，当时狗很多，人们都逃反
跑啦，狗没人喂就吃死尸。只有王玉香的外老爷宋老头
煞白的胡子，尸体还好好的，狗没吃，不知是什么原因。
宋老头家里没人啦，村民尚炳元到了峨山口给他本家说
了，他本家来人顺着河湾过来，就地将老人埋上，他连一
顶席也没占上，如今那个坟子还在“老淹头”那里。

这场惨案是惨痛的，在当地也是史无前例的。《旧唐
书?李密传》云：“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
恶难尽。”用此来形容罪行多得写不完。日军在郭里集的
所作所为，血腥屠杀百姓又何曾不是呢！惨案中郭里集
一片火海，东街、西街、民主村共烧毁房屋六百多间。杀
人放火抢东西，面对手无寸铁的老人和孩子，日军也能下
得了手，真是禽兽不如，无人性可言。

时间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这些屈辱的历史、痛心的
事实，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记。只有铭记历史，勿忘国
耻，才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这是习近平主席在首个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讲过的话，现今仍萦绕在耳，
引人深思。历史是一面镜子，铭记历史，以史为鉴，明确
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激励人们迎难而上，锐意进取，努
力拼搏，发愤图强，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本版文为刘圣明，图为王淑华提供）

郭里集惨案

1938年5月16日（农历四月十七日），是一个黑色之日。这
天，驻扎在枣庄的日本侵略军，对三个龙头村进行了一场灭绝
人寰的烧杀奸淫暴行，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龙头惨案”，老
年人至今提起此事还悲愤哽咽。

在枣庄南三里处有东龙头、南龙头、北龙头三个自然村，呈
“品”字形分布在枣庄通往峄县城大道东旁的东沙河两岸。这
里就是当年“龙头惨案”的发生地。

日军犯境 灾星降临

坂本支队，其余日军残部于4月7日向峄县、枣庄撤退。盘
踞在枣庄的日军矶谷师团也成惊弓之鸟，惊慌失措，惶惶不可
终日。一个月之后，日军奥保夫部队接替了矶谷师团在枣庄的
守备任务。

国家仇，民族恨，在枣庄人民的心灵深处孕育滋长着。终
于有一天，老枣庄街的回族铁血青年，打响了充满仇恨的一
枪。那是1938年5月15日，在枣庄通往峄县的大道上，有日本
奥保夫部队军车行驶。当军车行至南龙头村南一里许时，大路
东侧庄稼地里埋伏着几名抗日人员，其中有老枣庄街的回族青
年李春和等向日军发起了袭击。据其亲属讲,当事人李春和①
回忆：这是我们第一次打鬼子。我们九个人，四支枪，每人三发
子弹，在现在的龙头村附近袭击日本人。下半夜，看到鬼子的
汽车从南向北开来，车上架着机枪，进入了伏击圈。一声“打！”
我们就开枪射击，打光了子弹就四下里跑。天亮时，我们在田
屯集合，人员、枪支都保存完好。

小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慌了手脚。在黑夜的荒
郊野外，鬼子不知袭击人员多少，不敢停留，就一阵还击后，快
速地驶向枣庄驻地，缩进了乌龟壳。奥保夫刚刚接替了枣庄的
守备任务，“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正要抖抖威风，却遭到了抗日
人员的袭击，着实让他有几分气恼。

所谓奥保夫其人，日本九州福冈县人，是日本世袭伯爵，陆
军少将，步兵第128旅团长。他的父亲奥保巩，在中日甲午战争
中是中将第五师团长，在日俄战争中任大将第二军司令官，战
后出任第八任参谋总长，晋陆军元帅军衔，授伯爵封号，得一级
金鵄勋章，大勋位菊花大绶章。他是日俄战争时期的第二军军
长，连续打退了俄军大规模反攻。此人在当时并非日本长州藩
军阀系，也不是萨摩藩军阀系，能在名将如云的当时崭露头角，
获得元帅称号，实属不易。直到日本昭和五年（1930年）八十四
岁时去世，成为日本明治建军勋臣大将中最后去世的一位元
老。他的长子奥保夫野心勃勃，颐指气使，很想在侵华作战中，
凭借自己的指挥能力，创造出超越父辈的荣光。他容不得抗日
人员在自已刚刚接管的守备区域内有偷袭“大日本皇军”军车
的事情发生，并且自信地主观认定，三个龙头村就是窝藏“土八
路”的地方。于是一场报复性杀戮正在悄无声息地酝酿形成。

惨案实况 血腥残忍

第二天，即5月16日，驻枣日军奥保夫部悍然出动百余人，
乘军车杀气腾腾地赶到三个龙头，实施疯狂报复。听说鬼子来
了，老百姓四处逃生，逃得早的投奔了十里八乡的亲戚，逃得晚
的只好藏身野外的庄稼地里。有些老年人行动不便，也依仗着
年纪大，鬼子不会怎么着，就侥幸留在家里看家。

鬼子进村后，如同恶魔，见人就开枪，见房就放火。那时村
里都是草房，鬼子将成捆的干秫秸点着火靠在房檐下，大火立
马烧了上去。村里多处起火，浓烟四起，火借风势，迅速漫延。
不一会功夫，三村变成了火海。

东龙头村民王锡恭老人听说鬼子进村了，未来得及逃脱，
在情急之下钻进了院内的草垛中躲藏，鬼子放火后，就被活活
地烧死在草垛中。几天后，逃难的家人回村，找不到老人，后来
才在草灰中发现了老人的尸体，已被烧得面目全非，缩成一团，
无法辨认。村民王厚增背着辘轳（井上提水的农具）浇菜园回
家，被日军迎头用刺刀刺死在自家的大门口。

王银增、王现增是亲兄弟俩，分别藏在村北的麦田里，被日
军发现后刺刀相见，兄弟俩均死于非命。

村民宋汝沣家庭富裕，穿的衣服较好，不像是干庄稼活的
农民，手上也没有茧子，鬼子怀疑他是八路，被抓走。经过拷打
审问，宋汝沣拒不承认是八路，说家就住在龙头村。后来，鬼子
又带他到龙头村让人们辨认。由于他已被折磨得面目全非，在
南龙头、北龙头人们也认不出他了。于是鬼子就用绳子把他拴
在马鞍上拖拽，将整个身子拖散了架，最后在北龙头村只找到
了一条腿，因为他穿的鞋是从外地买的，鞋面上有三道杠，家人
这才认出是他的腿。

另外，有两个村民被日军远距离开枪打伤，一个是田毓启，
被日军击中了腿肚子，另一个是王培立，被日军击中了胳肢窝，
被击中者随即倒地装死，逃过一劫。

村民王文常被日军抓去做苦力，跟着日军的马车去了夏
镇。后来，日军过微山湖攻打徐州，他趁混乱之机逃脱，又跑了
回来，实为不幸之大幸。

听我父亲讲，发生“龙头惨案”那年他才十八岁，住在北斗
庙内，听说日本人来了，他与我奶奶娘俩逃到沧浪渊避难，事后
回家时麦穰垛里的火还烘烘的。北斗庙共十五间房子，烧了十
三间，大殿西头两间房顶没了草，鬼子没有点着。

东龙头村东岭巅的九龙庙，在这场劫难中也未能幸免，只
剩下烧塌的屋框子和庙前的石碑。

北龙头村民高文玉老人被日军刺死在着火的草屋中，事后
被村民悄悄地将尸体扒出，掩埋在他自家院内。孙宝德老人被
日军杀死后又推到着火的草屋里焚尸。

村民孔庆恩被鬼子用刺刀刺死后，又碎尸若干块，并扔到

南龙头村后菜园的水井里，最后一块尸体搭在井上的辘轳架
上，鲜血淋漓，惨状目不忍睹。

村民渐广密、吴清槐、杜枞科三人在村东田地里被逼着跪
在地上，被鬼子砍了头。杜六和李四元都是被鬼子用刺刀刺杀
而死。

村民潘景玉和十五六岁的杜某被日军抓走做苦力，他俩就
没那么幸运啦，至此杳无音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南龙头村民吴清兰，刚结婚不久，其妻怀孕，因放心不下妻
子，未能外逃，却被日军砍首，脖颈上仅连着一层皮。

村民颜文斌也是被日军砍头致死。村民赵二、赵某某都是
被日军开枪打死的。

如此种种，日军暴行，杀人放火，涂炭生灵，草菅人命，难以
尽述。

在这场惨案中，三村罹难的无辜村民共计二十二人，兽兵
还奸淫妇女若干人，烧毁房屋千余间，粮食一焚皆无，使三个龙
头村鸡犬不存，尸体横陈。往日村民生活的安居祥和之地，顿
时变成了一片废墟。

立碑铭记 启迪后人

时间已过去了八十多年，惨案的见证人也一个个相继离
去，这一历史真相，将被知情者带到另一个世界。如此而已，

“龙头惨案”这一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将会被流年岁月所湮
没。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说：“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知
史而后兴”。2014年5月，最具社会责任感的龙头人，自发于民
间捐资二十余万元，在东沙河龙头桥畔建起“龙头惨案”死难者
纪念碑亭，以达到“不忘前事，激励后人”之目的。2015 年 12

月，“龙头惨案”死难者纪念碑亭落成，市、区、街道有关领导亲
临现场揭碑祝贺。“龙头惨案”死难者纪念碑亭的落成，成为枣
庄市市中区东沙河沿岸首个重要人文景观。2016年5月，市中
区关工委将此命名为“市中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2019年12月，枣庄市关工委将此命名为“枣庄市关心下一代教
育基地”。

“龙头惨案”是个悲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
哀后人也。修建“龙头惨案死难者纪念碑”，哀悼遇难者，表达
对逝去生命的尊重和对历史的责任，是对死难者在天之灵的慰
藉，也是对日本侵略军的血泪控诉，更是对我们子孙后代的启
迪和警醒。我们世世代代要永远牢记这一屈辱的历史，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我们并不是要种下仇恨、撩起仇恨、延续仇恨，
而是要牢牢记住历史的侵略战争与祸患，保持对祸患的阵痛
感。更重要的是，从祸患和阵痛感中警醒，吸取历史教训，倍加
珍惜和重视和平。我们利用这块基地，多次对广大居民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之勿忘历史，明确落后就
要挨打的事实。激励人们，以史为鉴，珍惜和平；努力拼搏，圆
梦中华；坚持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
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永保江山固若金汤，使历史的悲剧
永不重演。愿人类和睦相处，和平共存。这也表明龙头人牢记
历史，不忘初心，热爱祖国，捍卫祖国的决心和愿望。

注释：
①李春和同志，枣庄市市中区老枣庄街

人，回族，1919年出生。1938年7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地方党组
织抗日救国思想宣传的影响下，参加了枣庄
战地服务团。先后在四县边联、山东分局统
战部从事敌后工作。1939年，护送郭子化同
志(中共七大代表)去延安。1947年，调到东
北，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甘南县四区区长、区委
书记。

1949年，全国解放后，先后任黑龙江省开通县委副书记、省
政府监委财政室主任、省机械厂厂长。1953年调到北京，任国
家第一机械工业部二局生产处副处长。

1958年，调到宁夏工作，先后任宁夏机械局副局长，重工业
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工业厅副厅长、宁夏国防科工办党组书
记、主任等职。

李春和同志的夫人夏似平同志，系江苏无锡人，曾任宁夏
回族自治区副主席。

李春和同志于1984年9月，在宁夏离职休养。1991年3月
21日，因病在银川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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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皆为刘圣明提供）

（本版图文皆为刘圣明提供）

当年的造酒作坊，即惨案发生地遗址。

村负责人纪成营领看“纪官庄惨案”遇难者纪念地

“龙头惨案”死难者纪念碑亭

李春和同志


